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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金治國 誰當總統都一樣 
江睿智/馬尼拉報導 

　前言：菲律賓，曾經是東亞僅次於日本的強國；曾經是亞洲的民主櫥窗。數十年前，當時台灣人想到菲律賓賺美金，台灣電視明星都想嫁到菲律賓。但幾十年下來，菲律賓不僅被亞洲四小龍趕過去，連中國大陸、越南的經濟成長動力都已超越菲律賓，菲律賓為何如此戲劇性的由盛轉衰？菲律賓的民主一直為全世界所關注。一九八六年二月，百萬菲律賓人民集結在ＥＤＳＡ（乙沙大道），以肉身抵擋坦克車及車隊，以「人民力量」推翻馬可仕政權，舉世震驚。二○○一年時，菲律賓人再次以「人民力量」趕走前總統艾斯特拉達。但菲律賓人民因此戰勝獨裁、獲得民主、趕走貪腐嗎？菲律賓政治充滿戲劇性。即將在五月十四日舉行國會大選，菲律賓再度成為國際焦點。本報特別製作菲律賓國家專題，從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層面，探討菲律賓人民這二十年多來的轉變及處境。菲律賓民主經驗一直是西方世界的借鑑，對於台灣初萌芽的民主及未來國家發展，更有莫大警示。 

Dirty!Dirty!Dirty! 

「菲律賓的政治是很骯髒！政府高層、官員、警察都貪汙！」在菲律賓，知識分子、年輕大學生、甚至計程車司機，都是如此無力地描述自己的國家。 

軍方影響政局亞洲第一貪汙國 

聖母瑪麗亞的巨大雕像，正以慈善面容，擁開的雙臂，凝視著她腳底下的菲律賓。這裡，菲律賓人民曾以和平的方式，推翻了獨裁腐敗的馬可仕政權（ＥＤＳＡⅠ）、貪汙的前總統艾斯特拉達（ＥＤＳＡⅡ）。現任總統艾若育正是在此宣示就職，紀念文上寫著：「團結的菲律賓人民，憑藉著他對上帝及國家的愛，在這裡創造歷史。」 

但，民主與正義卻沒真正降臨菲律賓。廿一年來，菲律賓領導人從未擺脫貪腐的控訴。艾若育前年被指控在二○○四年總統選舉作票、丈夫貪汙，正召喚著ＥＤＳＡⅢ風潮。國會議員可以收買，買票作票司空見慣，菲國曾被選為亞洲最貪汙的國家；軍方依舊影響政局，菲律賓仍是政治暗殺最嚴重的國家，這都是「公開的秘密」。 

槍、錢、暴徒諷刺畸形的民主 

民間社會有個諷刺的比喻，說菲律賓民主有３Ｇ:槍（guns）、錢（gold）、及暴徒（goons）；當年馬可仕時代，只有馬可仕可以如此，現在民主恢復了，卻是每個政客都可以做這些事。 

菲律賓經濟曾是東亞中僅次於日本的強國，至今卻無力發展自主性工業，每十個中就有一個菲律賓人被迫離鄉背井，總計八百萬菲律賓人到世界各地打工養家；至少三○％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每日生活花費不到一美元。菲反對派報紙DailyTribune總編輯NinezOlivares說，「菲律賓政府希望人民一直貧窮，這樣才能維持現有貪汙系統，才能控制選票！」NinezOlivares批評，菲律賓經濟成長是在掌控經濟的十八％的人，八十二％的人並未受惠，「菲律賓經濟只是幻象，並非真實。」 

換一個貪一次人民再被剝層皮 

「人民的力量？沒有用！」四十歲、曾在海外打工的Antonio說，「都一樣！誰做總統都一樣貪！」對他來說，馬可仕時代或許較好，「馬可仕家族已經夠有錢，貪夠了，換一個又貪一次，人民再被剝一層皮，愈來愈窮！」他說「對多數菲律賓人來說，已不在乎政治，窮人並沒機會變成富人，no hope！」他話中滿是無奈悲傷。 

來菲投資三十年、ＥＤＳＡⅠ及ＥＤＳＡⅡ發生時都在現場的台商黃世模認為，ＥＤＳＡⅠ及ＥＤＳＡⅡ是因軍方擺不平、而可以成功，也是因軍方勢力倒過去，「整個都是菲律賓社會既得利益分配的結果。」貪腐結構與動盪的政治，影響菲律賓經濟，「我看過很多外商，不來了、撤走的，跑掉的，」在一九八六年前後黃世模被迫關掉工廠，「這幾十年，菲律賓的改變非常少，進步非常慢。」 

菲華商總會理事長蔡聰妙說，和平的ＥＤＳＡⅠ，菲律賓應要得和平獎，世界也很讚揚菲律賓，但菲律賓經濟卻走下坡，艾奎諾夫人執政期間，有九次軍人政變，「一個國家如何經得起？人民到現在還是這麼窮！」 

曾挺著身孕隨著家人參加ＥＤＳＡⅠ的菲律賓大學教授AlieenBaviera認為，人民力量有助於菲律賓民主，那是另一種表現團結的方式。但她認為，菲律賓群眾社會運動背後往往都是有人在策畫，人民反成了傀儡；而另一位為了反馬可仕獨裁而參與ＥＤＳＡⅠ的菲律賓大學教授EdgardoE.Dagdag則說：「表面上是人民力量，實際上卻不是真正的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悲鳴苦盼政治乾淨點 

人民力量並沒有改變菲律賓壟斷、貪腐的政治結構，人民力量其實只是唯一能表達悲鳴的自由。 

Charlerne在DeLaSalle大學念傳播，現是菲律賓電視台兩個節目的主持人，她全家都想搬到國外，只有她想留在菲律賓，她參與二○○一年的ＥＤＳＡⅡ，她說，「在菲律賓，富人只跟富人，窮人只跟窮人在一起，但在ＥＤＳＡⅡ，窮人與富人是在一起的，那很真實！」Charlerne說，菲律賓人民很善良勤奮，國家發展不起來，問題在政府貪汙腐敗。她的願望很微薄卻很艱難，希望她的國家能變乾淨點─環境乾淨，政治也乾淨。 

選參議員要兩億披索 怎不惡搞 

梁東屏/馬尼拉報導 

到馬尼拉的第三天，約了幾個當地的朋友談菲律賓政治，提到二○○五年那場差點把總統艾若育拖下台的「人民革命第三集」，當時殺傷力頗重的是爆出她在開票之前曾經與菲國選舉委員會主委佛吉利歐．蓋席蘭諾通電話，很具體的提到「必須要贏一百萬票」，最後，艾若育還真的就贏了這麼多票。反對陣營一口咬定作票證據確鑿。艾若育的危機處理是承認有通電話，但只是關心選情，堅決否認有任何舞弊行為；另一方面則安排蓋席藍諾人間蒸發，躲開所有查詢。 

那天，因在座都是菲律賓的「老鳥」，我就問，「她（艾若育）真的有作票嗎？」問完後，眾人先呆了半響，結果突然一起爆出笑聲，好像我說的是「火星話」。其實一問完我就知道自己問錯了，只好接受嘲笑。 

有關菲律賓選舉買票、舞弊、作票故事還真不少，有些大膽、粗糙到讓人難以置信。譬如說上次總統大選時，竟有整個市鎮開出來的票全投給艾若育。「老鳥一」說，「不是一百、兩百張票，是十幾萬張，你說，有沒有作票」。此外，當局以安全為藉口，把很多投票所設在部隊、警察局裡，「他們在裡面搞什麼，誰知道？」 

同樣的，這次選舉前，菲國當局也以防恐為由，派出軍隊進駐馬尼拉貧民區，」「老鳥二」則表示，「其實就像以前台灣部隊『助民割稻』，真正的目的是在為選舉綁樁啦」。 

選舉之前的買票，多半是通過鄉、鎮長等「樁腳」邀宴。有位駐馬尼拉的中國記者有次接受參加選舉的菲國友人之邀前往中西部小鎮，就參加過這樣的餐會，餐會結束了，結果大家都沒有走的意思，他滿腹狐疑相詢，友人直說，「等一下，等一下」。不一會兒，就見到有人匆匆忙忙送來一大疊「紅包」，當場發起來。 

到了投票當天，則是公然買票。菲律賓的選票是畫有格子的空白表格，一堆候選人的名字則寫在投票所的看版上，由投票者自行填寫，這時就會有人拿著裡面夾著五百到一百披索的「名單」交給投票人「照抄」，其他如重複投票、代人投票等事情也層出不窮。 

菲律賓有八千多個島嶼，很多偏遠地區的票箱必須運送到比較大的鄉鎮清點，運送的途中，整個票箱掉包都不是新鮮事。「老鳥三」笑著說，「一停電，你就知道要發生事情了，甚至選監人員不讓換票而被『幹掉』，都是常有的事」。 

馬尼拉的資深華人媒體工作者施能炎表示，菲律賓最大的問題就是把政治當作生意做，選眾議員要花五千萬到一億披索，參議員高達兩億，就算是市議員也要花到一千五百萬上下，「投資這麼大，怎麼會不亂整？」 

EDSA 人民力量革命 

江睿智 

ＥＤＳＡ是馬尼拉市區Epifanio de los Santos Avenue大道的縮寫，這是條穿越馬尼拉市中心的高速公路，路上有一尊聖母瑪麗亞的雕像，一九八六年二月，百萬菲律賓人聚集在此，向上帝禱告，和平的運動，推翻馬可仕政權。從此，ＥＤＳＡ成為歷史名詞，ＥＤＳＡ革命指的正是菲律賓一九八六年二月的人民力量革命。二○○○年底，菲律賓再次以此方式趕走前總統艾斯特拉達，是為ＥＤＳＡ Ⅱ；二○○五年時，艾若育也因涉嫌選舉作票，人民再次在ＥＤＳＡ示威遊行，號召著ＥＤＳＡⅢ。 

莊園政治 菲國民主絆腳石 

梁東屏/馬尼拉報導 

菲律賓當然是個民主國家，而且它的民主制度還是照搬美國的那一套呢，只是橘逾淮而為枳，再加上菲律賓受到西班牙殖民三百多年歷史中所承襲根深柢固的莊園政治，這兩種南轅北轍的概念融合在一起，怎麼會使得菲律賓的民主不變成一個畸型的怪物？ 

全國土地 少數家族壟斷 

在西班牙的封建莊園制度之下，菲律賓全國土地係由少數家族持有，這些豪門大院同時也控制了菲國的政治，長久以來一直如此。因此菲律賓的政治根本就是家族事業，而且是「世襲」事業，一代傳承一代，這也是為什麼菲國政壇上老是見到諸如艾奎諾、杜蘭、羅慕斯、科璜可、恩瑞利、賈西亞、洛培茲、馬可仕、勞瑞爾等耳熟能詳的名字。 

這個現象代表了傳統封建架構以表象的民主手段強占了國家的政治、經濟資源，而這些豪門大院為了奪取、保有這些資源，彼此合縱連橫、結盟、傾軋，就如同傳統莊園一樣，從來不會把普羅大眾利益作為考量的重點。 

舉例而言，菲國前總統柯拉蓉其實就是大莊園的後代，她雖然在任內提出土地改革措施，但是真正實行後，卻淪為政治人物之間的利益爭奪，後來發生的許多暗殺事件，其實都與之脫不了關係，原本應當享受利益的人民，只能望餅興歎。 

國會成員 個個金光閃閃 

菲律賓國會是國家權力的中心，也一直是莊園地主的天下，很多國會成員都擁有大片土地，科璜可地主家族四代就都是國會議員，科璜可家族同時也擁有著名的路易斯塔莊園，那裏的工人每天的收入只有微不足道的九十披索，遠低於法定的兩百披索，然而在二○○四年十一月，當農工進行爭取土地權抗爭時，資方竟然雇用殺手槍殺七名農工，半年之內，支持農工的「菲律賓獨立教會」被譽為「平民主教」的雷曼托及牧師特迪納也先後遭暗殺。 

正因為莊園政治的傳統，菲律賓政壇才出了這麼多女性領導人物。菲律賓前「第一夫人」伊美黛及前總統柯拉蓉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莊園政治的操作裡，政客的妻子實際上負擔了頗重要的責任，她們負責募集競選資金並建立政治網路，一旦丈夫方面出了任何問題，儘管自身不見得真有政治能力，但卻可以「代夫出征」，這也是莊園政治跳脫不出家族範圍的一個主要原因。 

贏得選舉 等於贏得財富 

同時，為了建立更強大有競爭力的政經基礎，大莊園之間的彼此聯姻也是常見手段。譬如說柯拉蓉於一九五四年下嫁阿奎諾，就代表了達拉政團與米沙炎政團結盟。同樣是在一九五四年，時任國會議員的馬可仕迎娶伊美黛，則是伊羅戈斯與米沙炎的兩大政治家族結盟，當時伊美黛的堂兄丹尼爾是眾議院議長，而他的叔叔則是前議長。至於曾三度出任國會議長，在菲國政壇有「不倒翁」之稱的德貝內西亞也是因為她的第一任妻子、政治教父佩雷茲的女兒為他打開了通往政壇的坦途。 

甚至於現任總統艾若育，儘管其父馬嘉柏皋曾任菲律賓總統，但是她之所以能夠成就今天的地位，也得歸功於夫家的財雄勢大，是以當「第一先生」荷西涉及非法賭檔弊案爆發之際，艾若育也立即採取決斷的危機處理予以保護。 

另一方面，要想成為菲律賓政治家族當然首先需要大筆錢財，一旦選舉成功，不論進入中央的國會或者地方議會，都代表了「錢」途無限，舉凡貸款、特許經營權、壟斷經營權、免稅、補貼、廉價的外匯以及工程等，都立時成為饔中之鱉，而隨著攫取的財富愈越聚愈多，他們就會成為可怕的選舉機器，就在這樣循環之下，成就了龐大的政治怪獸，直到被另一更強壯的怪獸擊倒。 

人民納稅 政商集體瓜分 

曾經參選過總統的參議員拉克松就透露，菲律賓納稅人的錢只有不到一半被用在實際工程上，根據他對工程回扣的分析，大約百分之二十歸提案的議員，百分之十四屬承包商，百分之十由工程師、公共工程官員瓜分，百分之五給省長或市長，百分之二由負責掌管這些公共資金的官僚私吞。 

正因為這麼好撈，肥水怎可落外人田？於是菲律賓政壇上充斥著政治「世家」，父親拉拔兒子，兒子牽拖媳婦，又怎不會成為家族事業？ 

不悔伊美黛 永遠的權貴圖騰 

梁東屏/專訪 

「他們為什麼老要提那三千雙鞋子？為什麼不提我為菲律賓完成的這麼多計畫，為什麼不去看看文化中心，不去看看會議中心？我所完成的計畫比鞋子要多得多。」 

提起那有名的三千雙鞋子，今年已經七十七歲的伊美黛還真是顯得一肚子火。她說，「其實也沒有三千雙那麼多啦，我是『工作的第一夫人』，當然需要一些稱頭的鞋子，而且其中大概百分之八十是我多年來協助推廣菲律賓製鞋業而獲贈的樣品鞋。」 

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六年擔任過長達二十一年菲律賓「第一夫人」的伊美黛，當然有可觀之處。她那位於馬尼拉高級區的「太平洋廣場」公寓房子並不頂大，也不頂豪華，不過客廳的一張桌子上擺滿了她與各國領袖的合照，有毛澤東、卡斯楚、格達費…等等。其實牆上還有，沙發椅上也放了幾張。光是同樣毛澤東對她行吻手禮的就有三張。她手指著照片就開始笑談當年見毛澤東時，毛澤東如何在她先行完菲律賓的頂手禮之後，一把抓起她的手親吻的往事。這段往事，在將近四個小時的訪談過程中至少重複講了三次。 

她也津津樂道當年在的黎波里應格達費之請，向回教國家組織發表演說的榮耀。伊美黛在談這些事情的時候，顧盼之間充滿了自信、自負，就好像自己還是「第一夫人」，只是老了一點而已。 

伊美黛不久之前又引起轟動，因為她推出自己的珠寶設計，很多人自然聯想起她過去那些奢華的傳說。但是她指著那些用貝殼、假珠寶所作成的飾物，「這些原先都是不值錢的垃圾，我只是把它們回收再利用，根本算不得是一種生意。」 

除了繼續作「美的大使」之外，伊美黛另外一個重要的工作是矢言要為她自己和馬可仕平反。她把馬可仕於一九四六年在聖璜市購置的豪宅布置成講堂，書房裡擺滿了他們在美國被起訴的總共三十五萬份文件。伊美黛又拿起教鞭，慷慨激昂地陳述當年如何在美國堅忍不屈地打官司，「你們知道嗎？美國法庭一九九零年判我無罪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還有，你們知道嗎？馬可仕的生日是九月十一日（９１１）。」 

根據伊美黛的推論，馬可仕在「所謂『人民革命』」中的表現，不折不扣是菲律賓的民族英雄，「馬可仕此生最偉大的時刻就是在『ＥＤＳＡ Ｉ（第一次人民革命）』不是他成為最佳律師時，不是他成為受勛最多的二戰英雄時，不是他成為菲律賓總統或唯一能夠連任的總統時，而是在他身兼三軍總司令最有權勢的時候，他沒有運用權力來摧毀那些背叛他的人。」 

伊美黛接著轉身用教鞭指著掛在牆上的圖表，一一細數馬可仕之後的歷任總統所編列預算的數據，「你看，艾奎諾才作了一任總統，她的預算超過馬可仕二十一年總統的多少倍，羅慕斯也是一樣，結果他們說馬可仕貪瀆？」 

軍方沒事來一下 政變家常便飯 

梁東屏/馬尼拉報導 

菲律賓現任總統艾若育在二○○一年就任，至今為止，她作得最有「績效」的事就是化解政變，六年當中，她總共化解了兩百多次大大小政變。所以在馬尼拉，許多人提到軍隊時都癟癟嘴、搖搖頭，「菲律賓的軍隊不是用來抵禦外侮，而是專門對內的」。 

雖然菲律賓發生這麼多政變，卻好像沒聽說過有成功的紀錄，都像是「銀樣蠟鎗頭」比畫、比畫，事後發動政變的人也沒聽說受到什麼嚴厲的處罰，有些反而因為「老是」政變而飛黃騰達呢。 

前陣子又因政變被捕的參議員格林哥．何納山就是一例。此君生得風流倜儻，一九八六年菲律賓發生第一次人民革命時，一身野戰戎裝、紮條領巾，不知迷死多少菲國婦女同胞，男同胞則夢想以他為師，偶像地位就此豎立。 

他在艾奎諾總統任內多次發動政變，雖然都未成功，但結果他的「英雄」形象卻直線上升，最後竟然被選入參院，作起人人稱羨的參議員。 

等到艾若育上任，他還是不安於室，許多政變據傳都跟他有關係。其實真的是否與他有關也不重要，因為只要一有政變，艾若育政府就唯他是問，他也很有本事地立刻人間蒸發，甚至在逃亡期間也繼續參選，而且還能連任呢。雖然菲律賓軍人政變老是虎頭蛇尾，但是在關鍵時刻，軍方仍然是可以在政治上發生作用，特別是政爭到決戰點時，軍方向哪一方傾斜，往往是決定勝負的關鍵。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菲律賓的兩次「人民革命」。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二日，菲國國防部長恩瑞利和武裝部隊代理參謀長羅慕斯，在百姓示威活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宣布脫離新當選的總統馬可仕，支持反對黨領導人柯拉蓉，最後導致馬可仕出亡夏威夷。 

二○○一年一月，菲律賓大規模示威，要求涉及貪瀆的總統艾斯特拉達下台，結果在僵持不下之際，國防部長安吉洛．雷耶斯、武裝部隊總司令奧蘭多．梅爾卡多以及軍警高級官員宣布對艾斯特拉達「撤銷支持」，迫得艾斯特拉達只有倉皇辭廟一途。 

菲律賓軍方在政治上鮮少有主動的角色，但是在關鍵時刻卻可發生決定性影響。所以艾若育在上次軍變危機落幕之後，立即採取一連串拉攏軍人的措施，包括與軍方展開對話、承諾提高軍人待遇，以及為軍人提供廉價國宅等。而且為了穩住眾軍頭，很多部會首長都由軍頭出任。二○○五年的第三次「人民革命」不成功，也得歸功於艾若育籠絡軍頭的成功。 

「政變」可以有這麼好的結果，也無怪乎菲國軍人「閒閒無代誌」的時候就想「來一下」了。 

馬尼拉街景 二十年沒進展 虛幻人民力量 改變不了貪腐 

梁東屏/馬尼拉報導 

走在馬尼拉金融區馬卡地的阿亞拉大道上，現代化的大廈高聳入雲，馬路寬達八線道，這樣的街景，跟任何第一世界的大都會並無二致。但是幾乎所有馬尼拉人都會告訴你，「這裡？二十幾年前就是這個樣子了。」現在馬卡地所看到的建設，大約有百分之八十都是那時候就完成的，就算是現在許多大馬尼拉區的捷運，也是馬可仕時代所規畫。 

這讓人很難不去追問菲律賓人對馬可仕的看法。「馬可仕？他有做事啊，唉，哪個人不貪？有做事就好」，幾乎是千篇一律的標準答案。而柯拉蓉六年任期得到的評價是「最信天主教，心地最好，她本身應該沒有貪汙 ，然而她的內閣什麼都沒做成。」 

那當年那個可歌可泣的「人民革命」難道是個錯誤嗎？自認為是永遠的反對派，馬尼拉「論壇報」發行人兼總編輯奧立瓦瑞絲很不情願地表示，經過這麼多年的幻滅，她不得不承認，推翻馬可仕的第一次「人民革命」確實是個錯誤。 

她認為第一次的「人民革命」，本為菲律賓的民主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會，然而這個機會卻被柯拉蓉浪費掉了。她說，「柯拉蓉上任之後，擁有國內外的強大支持，本來可以好好利用大加發揮，可是她卻汲汲於報仇，把一個民主契機搞成了革命時代，甚至於比馬可仕還馬可仕」。 

柯拉蓉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只要是馬可仕的計畫，就不分青紅皂白一概取消。一九八六年四月，柯拉蓉才上任兩個月，就宣布關閉耗資二十三億美金、馬可仕所興建的巴潭核電廠。結果造成一天停電十二小時，而一九九○到一九九二年菲律賓經濟零成長。 

菲律賓第二次的「人民革命」拉下了貪腐的艾斯特拉達，人們同樣寄厚望於艾若育。但是六年下來，很多人都幻滅了。奧立瓦瑞絲本來和艾若育頗為親近，但是她決定要用媒體的力量來監督政府，結果竟然被告上法庭。 

她說，「馬可仕時代從來沒有這樣對付媒體，這個惡例由柯拉蓉開啟，到了艾若育，利用荷西（第一先生）來告媒體」，現在大約有五十名記者被告上法庭。 

那麼，這兩次影響菲律賓國家命運的「人民革命」，真的是「人民力量」自身的覺醒嗎？還是「人民力量」只是權力爭奪中的籌碼？奧立瓦瑞絲還是認為第一次是真正「人民力量」的展現，第二次就純粹是政治菁英與教會操弄的結果。台商總會會長黃世模則表示哪有什麼「人民力量」？根本的原因就是馬可仕不買教會的帳，得罪了紅衣主教辛海梅，後者才號召群眾將之推倒。 

時任馬尼拉北區警察局長的艾佛瑞多．林表示，當天在「乙沙神壇」聚集的群眾才八百人，他接到馬可仕指令，要他進行清場，以便對附近克蘭姆軍營內國防部長恩瑞爾及羅慕斯所率領的「反叛分子」進行攻擊，但是他知道辛海梅準備號召群眾上街，所以就故意找藉口拖延，果然到了下午群眾愈聚愈多，達到四十萬之眾，才使得整個局勢逆轉。 

最焦新聞／2007.04.24
海外打工 800萬民族英雄撐經濟 
江睿智/馬尼拉報導 

無數菲律賓勞工的苦難、與家庭的悲歌，譜出菲律賓經濟獨一無二的面貌。 

菲律賓有一個獨步全球的現象：經濟發展不靠本地企業家資本的積累，卻是靠勞工在海外打工的匯回。沙烏地阿拉伯、杜拜的建築工人、利比亞的油田工人、台灣的看護、香港的傭人、歐洲及美國醫院裡的護士，都看得到菲律賓人民的身影。 

年賺百億美金 總統讚揚菲勞 

菲律賓人到全世界打工有八百萬人，占菲律賓人口的十分之一。菲律賓總統公開讚揚他們為民族英雄（national hero），他們每年匯回的美金，支撐了菲律賓國內消費，解決菲律賓貧窮，也帶動披索升值。馬尼拉國際機場為這群「民族英雄」開闢快速通關，每年耶誕節假期是菲勞返鄉的旺季，總統艾若育還會親自到機場迎接，並在總統府表揚優秀的菲勞。 

菲律賓官方統計，去年菲勞匯回達到一二八億美元，這個數字是菲國去年吸引的外人直接投資廿三億美元的好幾倍，也高於菲國的入超四○億美元。這還只是透過銀行管道匯回，還未包括從地下經濟匯回的。否則，菲勞匯回美金將達到二五○億美元水準。台商黃世模觀察，披索強勢升值，股市及房市的上漲，特別最近平價住宅賣得最好，都與菲勞匯回有直接關係。 

最大創匯來源 拆散無數家庭 

菲勞對菲律賓經濟貢獻是非常巨大的，菲律賓經濟從來不是依靠出口創匯，出口產品也沒什麼競爭力，因此菲律賓商界有個笑話，菲律賓出口最多的是「人」！這是最大創匯來源。 

這玩笑的背後，卻是無數家庭的悲歌。菲律賓經建會副部長Augusto B. Santos坦言，因為菲律賓經濟無法創造足夠的工作，「在馬尼拉沒有工作，只有在台北有工作，只好離開菲律賓。」 

幾乎每個菲律賓人都有家人或親戚在海外工作，都得忍受與小孩長期分開。有兩個小孩、來自北呂宋的Vangie，曾在新加坡工作，她一直很遺憾的是不能陪伴小孩成長，有一年小孩六歲了，見到她很怕羞，不認得她，讓她很傷心，Vangie試著對小孩說，媽媽在外面工作賺錢，是為了給他們買玩具！ 

但在菲律賓，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到海外打工。只有中產階級才有機會選擇到海外打工，到海外打工必須先付一筆手續費，更多的菲律賓人根本付不起。三十四歲、有四個女兒的Andrew在外事單位擔任司機，他很想到海外打工賺錢，但付不起龐大手續費。他盤算著，若到台灣打工，手續費約二萬美元，到沙烏地阿拉伯的手續費較便宜，但工資較低，台灣工資較高，但他的存款只有六千披索，「一天基本工資才三百五十元披索，這裡物價愈來愈高，幾乎很難有存款。」 

爭取出國工作 醫生寧當看護 

自馬可仕時代，菲勞開始到海外打工，一年比一年多，對菲律賓社會造成最大的問題是，有太多菲律賓人為了爭一個到海外工作的機會而「降格以求」─醫生寧願在歐美醫院當護士，老師寧願到台灣香港當看護，已造成菲律賓社會技術勞動力短缺。 

Augusto B. Santos指出，剛開始時，到海外打工多半是司機、工人、傭人、看護等等，「但現在醫生、護士及教師也離開菲律賓，而這也是菲律賓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他認為，確實應該設下一些規定，限制技術勞動力到海外打工的年限。 

來自維薩亞群島的Grace Lyn，廿六歲時的她，放棄在家鄉教書的工作到台灣幫人帶小孩。Grace是家裡老大，必須賺錢讓弟妹上大學，但現在弟妹念完書，終於可以賺錢給自己，她下一個國家想去加拿大。菲勞似乎是一個國家走過一個國家，永無止境。 

勞力輸出悲歌 政府當成政績 

曾在海外打工的Antonio說，所有菲律賓家庭都希望他們的小孩到海外工作，因為這才有機會改變生活，留在菲律賓「No Hope!」他的妹妹學會計，在馬尼拉上班，一個月才賺一萬多披索，還不如在海外照顧老人。本來，Antonio在馬尼拉是在樂團工作，為了小孩，後來他放棄了工作的興趣到海外工作，「這種人生，對小孩好，但對我不好」回顧人生，「什麼都是空，我不能享受自己的人生！」 

人民的悲歌卻被菲律賓政府當成「政績」。菲律賓政府否認他們鼓勵勞力輸出，聲稱菲律賓人可以自由選擇要在國內工作，或是海外工作；總統艾若育很自傲菲律賓有這麼多民族英雄，沾沾自喜於政府幫人民在海外找到這麼多工作。 

亞洲週刊菲律賓特派員李天榮說，平均每天有三千名菲律賓人民到海外打工或是移民，菲律賓人民被迫到海外打工，讓人欺負、看不起，這是國家的悲哀，這個國家的政治菁英，只想自己的利益，犧牲人民，「騙人民也騙自己。」 

而這種國內空虛、全靠人民出外打工賺取外匯的經濟結構，似乎永遠看不到希望。菲律賓人民，也只能繼續在此德性惡性循環的結構中輪迴。 

僅次於印度 外包大國 去年賺進36億美金 

江睿智/馬尼拉報導 

「菲律賓的外包，生龍活虎，」熟悉外包中心業務運作的菲律賓ＳＥＩＰＩ工業發展專家Kit Faustino如此說。菲律賓與美國相近文化，口音也接近美國，目前已成為僅次於印度的全球重要外包市場。 

馬尼拉市中心Ayala大道的citigroup外包公司樓層裡，晚上十點多門庭若市，幾百個從業人員聚精會神地接聽來自美國的電話，絕大多數是女性，她們具備很好的英文，平均月薪約一萬五千披索（折合台幣約一萬零五百元），去年薪資年成長率達到二○％。 

知名跨國公司如ＨＳＢＣ、ＨＰ、citigroup最近都紛紛將在印度外包中心移到菲律賓，全球第一大個人電腦製造商戴爾公司去年在菲國設立第一個客服中心，第二個正在籌備中。目前約有七百多家跨國公司在菲律賓設外包中心，call center規模從一千名至七千名都有，外包從業人員估計約十五至二十萬人，其中七○％從事call center。 

至去年底為止，全球外包產業的總產值大約八百億美元，印度至少包辦四成，菲國不及二成，卻有可觀成長。Kit Faustino說，call center不只落腳在馬尼拉，也在宿霧、碧瑤，甚至民答那峨島的那卯；而且除了英語外，菲律賓現在也在發展德文、西班牙文的call center。 

外包中心推升菲律賓經濟，因外包中心進駐馬尼拉，使得馬尼拉房產上揚；去年外包為菲律賓賺進三十六億美元外匯，成長五○％，菲國政府估計，隨著外包產業多元化，至二○一○年菲國的外包收入可達一二二億美元，並為菲律賓創造百萬就業機會。 

不過，亞洲開發銀行（ＡＤＢ）卻認為，菲律賓在發展外包中心雖有地理位置的優勢，但是高成本電價、不足教育及低能的政府是不利的條件，因此ＡＤＢ預估，外包產業至二○一○前只能為菲律賓創造八十萬個就業。 

最焦新聞／2007.04.24
熱錢湧入 窮人分不到 經濟好轉 沒錢上學孩子卻更多 
江睿智/馬尼拉報導 

「這些年菲律賓經濟，就像馬尼拉市塞車一樣，有前進，但很慢，」我駐菲律賓代表吳新興如此形容。而經常跑馬尼拉的商人也形容，「二十年來，除了街上行人穿的衣服不一樣外，馬尼拉幾乎沒不同。」但這種速度，跟周圍的亞洲新興國家相比，不進則退。 

搶搭著亞洲新興國家順風車，吸引熱錢湧入，近一年菲律賓股市上漲了約六○％，近三年來馬尼拉金融中心Makati地區的房產更漲了四○至五○％；去年菲律賓經濟成長率不過五．四％，今年預估六．一％左右，因為菲律賓國會大選將至，總統艾若育喊出：二○○七年七％，二○○八年八％，二○○九年九％經濟成長目標，菲律賓經濟似乎一片大好。 

「那只是幻象！」菲律賓反對派報紙DailyTribune總編輯Nines Olivares指出，菲律賓只是不斷借錢、借錢，經濟被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所操縱，外債占預算比重達四成，政府根本沒有發展基礎建設，而且多數窮人並沒有受惠，「菲律賓的經濟成長沒有意義。」 

菲律賓紡織品出口協會主席George T. Siy分析，到目前為止，菲律賓經濟轉好，只是少數人的事。George T. Siy舉例說，房產近來雖好，因很多菲律賓人在海外工作匯回，買低價住宅，買了之後，分期付款繳不起，結果兒子就沒錢上學，因此在菲律賓出現一種情況：經濟轉好，但是沒上學的孩童卻更多。 

東亞強國開倒車 政治動盪 沒人敢來投資 

江睿智/馬尼拉報導 

二次戰後菲律賓曾是東亞僅次於日本的強家。在台灣經濟還未起飛的一九七○年代初期，呂秀男辭掉台糖月薪二千二百元新台幣的工作，決定赴菲律賓替華人大班陳永栽養豬，賺一個月四百美元，匯率好時，他在菲律賓賺到的錢是在台灣的八倍。 

一九六五年時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針對東南亞國家進行下世紀預測，菲律賓是被列為最有前景國家，而當時新加坡才剛獨立，最不被看好；如今發展，結果卻是完全倒過來。 

菲律賓經濟發展更飽受政治動盪之苦。菲律賓第二大麵粉廠Foremost Milling Corp.董事長Alfonso A. Uy說，在一九八四、八五年馬可仕政權末期，因政局動盪，菲律賓開出的信用狀，全世界都不要。 

而繼任者艾奎諾夫人，對經濟事務又不明瞭，只要是馬可仕政府做的事，她一概推翻，最有名的例子是馬可仕借錢蓋的電廠，不讓它運轉，硬是把它停掉，到現在二十一年已經過去了，電廠壞掉了，但蓋電廠的外借還沒還完，造成現在電不夠，無形中電價很貴，「基礎沒打好，沒人敢來菲律賓投資。」 

「菲律賓被很多國家趕上了」，菲律賓經建會副部長Augusto B. Santos說，菲律賓在社會發展和教育上投資不足，以及基礎建設嚴重缺乏，無法吸引外資，發展私部門。 

舉例來說，馬尼拉、克拉克機場至蘇比克灣這個廊帶可說是菲律賓最重要的經濟命脈，但美軍一九九一年撤走後，這條高速公路談了十年，近二年才動工，最快明年初才會完成。 

Augusto B. Santos帶著自嘲口吻形容，菲律賓去年經濟表現不錯，中央銀行統計去年吸引了二十三億美元外人直接投資（ＦＤＩ），超出預期，但中國去年就吸引六百億美元，去年菲律賓旅遊業不錯，但泰國去年旅遊就超過百萬人口。和鄰近國家相比，菲律賓的發展總是慢好幾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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